
张謇喜书法，并且似乎对何绍基的书法有所偏嗜，尤其看重何绍基的书卷气。但为这摹刻的书
件作跋语，对于书法没有作议论，却对原件出借者经元善的风节特别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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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借摹蝯叟书
□赵鹏

春江与学权补遗
□羌松延

百岁老红军演绎人生传奇
□戴卫民

钱基厚与季恺同框旧话
□白潍

1月10日《江海晚报》刊登了赵鹏先生《春江与学权》一文，
除介绍二僧与僧校及张謇之谊外，还指出现有的一些失误，值
得一读。

因笔者对该话题也曾有关注，于是据手头资料整理成文，
盼能对赵文中的还俗时间等问题予以确认或补充。

张謇对学权之赏识

张謇对春江、学权颇为欣赏，个中缘由，佛学大师圣严据其
太师祖笋香老人回忆，在其《归程》一书中曾作记述：

有一天张四先生来狼山游览，要找一个和尚陪他，许多老
和尚都走了上去，这些老和尚，多半蓄起了一大把俗不可耐的
胡子，四大人拉住其中的一个就问：“和尚！你把头发剃光，反
将胡子留起，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老和尚支吾了好一阵，答不上话来，只好张起口来哈
哈哈地傻笑。四大人一连问了几个，都是一般的老木瓜，就命
他们把胡子通通刮光。倒是一个青年和尚，在旁插进来说：“削
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

张四先生一看，这年轻和尚答得不俗，于是笑着说：“嗯！
将来你可以留胡子了。”

这个青年和尚，也就做了四大人那次游山的游伴。他是
谁？就是后来去读师范而返俗的张居士。但我看到他时，虽已
两鬓斑白，并没有蓄起胡子，大概是留了头发就不留胡子了。

在张謇的诗文中，另有不少与二僧有关的记录。如1915年
后致函孙支夏：“属春江代收做三大间屋勒脚之石料”。也曾为
林溪精舍与盲校等工程致函孙与春江。1917年4月23日，张謇
置酒招待学权、春江等，贺“东、西林溪成”并赋诗记述。30日又
致函薛秉初：“属学权、春江、鸿磐同核（黄泥山帐契），若春江移
石不暇，即学权佐核。”当年6月，曾两次前往林溪精舍探视病中
的学权。于此可见张謇与二僧关系之亲近。

二僧与僧校

张孝若曾介绍过僧校由来：“我父后来想到狼山也是南通
名胜的地方，和尚也是人民的一个团体，老是这样弄下去，不是
办法。于是帮他们设计，办一个僧立小学堂，教导未来的和尚，
教员自然找和尚最好，于是拣了两个已经识一点字看起来可以
造就的年轻和尚去读书。”

据通师档案，学权与春江系师范第九届本科生，于宣统三
年(1911)正月入学，民国三年十二月毕业。如此推算，该校办学
时间似应不早于1915年。但《南通市民族宗教志》记为“创办于
民国元年(1912)”。再查1914年所编《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
成绩》一书，所记时间更是精确到1912年1月。因其间仅时隔
两年，可信度较高，且与1911年6月初的简讯也基本吻合：

通州狼山各庙僧人，前遣僧徒二人入师范学校讲习科肄
业，将次毕业。今特就该山斗姆宫改建一初等小学，即以该二
僧为教员，教授狼、军、剑等山僧徒及山麓居民年龄已及学童，
现在布置渐有头绪，二僧下学期毕业后即行开课。

简讯中有两条信息：一是二僧最初就读的是讲习科，本科
（即专门科）或许是后来转读。二是办校的硬件布置当时基本
到位，并已做好次年二僧毕业即开学的准备。至于二僧就读与
僧校开办时间并不吻合，其原因尚待探究。

史料中的二僧是非

僧校开办之初，就有不少关于该校的记载。如通师学生吴浦云
于1916年曾往该校，记下“有江师所书校训：定勤”，且有四个年级。

1917年4月，有《时事新报》记者至僧校，“主持校务者春江
僧，以外尚有学权僧担任教习。……二僧办理学务颇为认真，学
生僧俗各半，合约七十余人”。而同年另有往访者“遇教员春江和
尚，于校门外立谈情况，得悉学生五十一人，分四级教授，一律免
费，以恤寒微”。并感叹“和尚肯习师范已不多见，况在山居，毕业
后即代地方补助教育，于学生毫无所取，亦正谊不谋利之徒欤”。

据记载，二僧在任教之初“办理学务颇为认真”。1916年
秋，他们还致“函张啬公，请收回捐育婴堂之款自办高等小学。
啬公当将原函送县教育会、县公款处协议论”。两处函复啬公，

“大致谓该僧等热心办学，具见慈善为怀，殊堪嘉许”，肯定“该
僧人拟办高等小学，用意甚善”，但认为城区已办高小且狼山

“距城亦近，尚无增设前项学校之必要”。
但二僧却未能如张謇期待的那样顺利办学。一说是两人

“毕业了回去办学堂，其余顽旧不开通的和尚，人数当然比他二
人多，潜势力也就大，很排挤他们。”另有一说是他俩未能抵御
尘世诱惑而犯戒。对此，当年沪通两地报纸曾细数其劣迹，如

“着艳服、唱淫词、讨小老婆、吃狗肉馒头”“性嗜赌博”，并“一再
浪迹于沪渎长三幺二公馆（按：即妓院）”。张孝若所记“我父觉
得与其暗中偷偷摸摸吃酒肉、嫖女人，还不如直接爽快，留起头
发，正式讨起老婆来，比较光明点”，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二僧还俗时间

师范毕业返山办学的春江、学权，和原先那些和尚相比固
然头脑较新，生活也较为现代。而张謇也相当开明，在送他们
去读书时就说：“你们能吃素最好，如果愿意吃荤，也没有什么
不可。”但狼山僧众无法容忍二僧的所作所为，张孝若亦记“那
时反对的人很多，认为破坏名教，罪大恶极，万不可行，连我三
伯父也气愤起来，很和我父亲争论一回。”

自1918年起，本地报纸多次出现二僧的负面消息。如以《春
江学权尚作威恶耶》为题，指其勾结警区，诬告他人。以《戏拟和
尚娶妻之辩诉》一文，在报端戏谑二僧。面对压力，他俩大约在
1918年告别讲台，离开僧校，但仍在山为僧。随后于1919年4月
连日在《通海新报》发布启事，宣布还俗：

仆等自十一岁出家于狼山，迄今十有九载，蒙我师长栽培，
稍具知识，而略辨是非，且本性率真，不肯依附，以故凡所举措，
动辄招尤嫉妬者，故毁谤横生，而误会者亦同声附和于是攻击
诬告，层见叠出。仆等清夜自省，实堪痛心，窃思与，其出家受
累，何如入世心修，就此离山，各归己族，此后凡有关狼山梵行、
福慧两庵事，概与仆等无涉。谨此登报以闻。

至于二僧下落，圣严也有记载：“当我上山之时，这两位返俗
的狼山和尚，均已五十开外的人了。一个姓窦，仍在那所小学堂
里教书，教的却不是山上的小和尚，而是山下的村童。一个姓张，
在山上的藏经楼闭门阅藏。”而窦、张即为春江、学权的俗家姓。

征 稿

最近看到一件朱拓篆书屏，一堂四幅，
其篆书为蝯叟何绍基所书，内容则是《说文
解字叙》的节录。书法最后另有小行书跋
语，细看乃张謇所作，其文为：“光绪己亥二
月，从绍兴经莲珊（元善）借摹。莲珊双耳
皆聋，而戆直有风节，使台疏有如此人，朝
政必有可观。謇记。”此跋虽短，却是不见
于全集的佚文，亦足珍惜。

从跋文可知，这件篆书屏，是张謇向
近世富商、慈善家经元善借来摹刻的。而
镌刻者也在作品上留下一行题记：“岳州
平江师安室寿拓”，岳州平江即现在湖南

省岳阳市下辖的平江县。师安室的主人
姓方，名贞吉，在当时以镌碑、刻瓷而著
名，曾来通州为张謇刻碑多种。方氏题记
中的“寿拓”一词比较少见，大概指制作这
种书法屏幅，用朱红色拓成，最适宜于贺
寿礼品之用。

张謇喜书法，并且似乎对何绍基的书
法有所偏嗜，他在与友人通信里曾说：“此
间见何道州所临《史晨》、《张迁》，俱中年精
力弥满之作，变化处突过完白，无论他
人。”这是拿完白山人邓石如与道州何绍
基相比，认为何是能够完胜于邓的。到了

晚年，张謇更在一次对师范毕业生的讲话
里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今之于篆隶，多
推邓完白，予谓何子贞实驾而上之。一则
将气，一则士气。何读书多，邓读书少也。”
可见他看重何绍基的书卷气。由此看来，
他借何绍基的作品来摹刻，也就是顺理成
章的事。

从我所见的材料，还不能知道张謇与
经元善有什么具体的交往。从跋语得知，
张謇借此摹刻的时间是“光绪己亥二月”，
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其时
张謇四十七岁。查张謇日记，这年二月他

曾有江南之行，先后到过太仓、常熟、无锡、
苏州、昆山，再抵达上海，并有多日逗留，到
月底更乘船往江宁。向经元善借书法摹
刻，应该就在这次逗留上海的期间，此时经
元善年近花甲，已经两耳失聪、一目失明，
而仅隔四年就病卒于沪寓了。

张謇为这摹刻的书件作跋语，对于书
法没有作议论，却对原件出借者经元善的
风节特别推崇，甚至认为朝廷有经元善这
种“戆直”的人，也即敢于说真话的人，政局
也会一改旧观的。这应是对经元善极高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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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恺（1903—1976）是如皋籍老革
命、统战名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
无锡建设系统领导岗位上工作，为无锡
城市建设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近来，如皋季恺事迹馆的友人向我
出示一批季恺旧照的电子版，我意外发
现其中两张旧照中，还有无锡名人钱基
厚。钱孙卿（1887—1975），名基厚，以
字行，晚号孙庵老人，社会活动家。他是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胞弟、学者钱锺书的
叔父。两张老照片，引起我极大的兴
趣。一方面，季恺是我的同乡；另一方
面，钱锺书先生是我的偶像。钱锺书素
与如皋冒效鲁过从甚密，不想他的叔父
也与如皋人结缘。

话回旧照，第一张摄于1950年。彼
时，上海大公篮球队前往无锡比赛，所筹
款项全部用于救济灾民。除去钱基厚、
季恺，徐静渔也前往现场观赛。徐静渔

（1912—1994），如东人，可谓季恺同乡，也
是一位老革命，曾任无锡市常务副市长、文
联主席等职。赛事期间，他们三人与大公
篮球队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位上海人）合影
留念。照片中，从右往左依次是季恺、徐静
渔、上海人、钱基厚。季恺、徐静渔都戴着
眼镜，穿着军装。钱先生也戴着眼镜，穿着
袍子，严肃地站立着。上海人手持一面锦
旗，上书四字“以襄义举”。

另一张照片应摄于1952年（原照下后
人误记为1951年），钱基厚、季恺、包厚昌
等人为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落成剪彩。包厚
昌（1911—1992）曾任新四军苏中六分区
司令员、无锡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等
职。无锡市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与季恺有着
直接关系。受市政府委托，季恺组织建设
局设计建造人民大会堂，于1951年5月22
日动工，1952年5月26日完工（林学文《季
恺与无锡城市建设》）。又据季恺部下李正

追忆，1949年12月，无锡市领导决定建造
人民大会堂。市长顾风请许楚珍（后为无
锡市建设局工程科长）帮忙，许楚珍又将任
务交给之江大学毕业生李正。正因为起草
设计人民大会堂建筑方案，李正结识了季
恺。季恺经常去看望大学刚刚毕业的李
正，两人关系非常融洽。李正又请他的老
师赵琛设计人民大会堂。施工过程中，设
计图纸需要改动，季恺就请李正帮忙，最终
人民大会堂顺利落成（李正《一个尊重知识
分子和人才的好领导》）。照片显示落成典
礼上，钱基厚、季恺、包厚昌作为领导，坐在
中间。三人中，钱先生一身黑袍，位于正
中，手里还撑着拐杖。他的一边是戴着眼
镜的季恺，一边是包厚昌，三人前方的桌上
摆放着一个盆景、一个盘子等，盘中还有一
把剪刀，显然是为剪彩准备的。

1951年初，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正式发
文任命季恺为无锡市建设局局长兼任无锡

航运管理处主任。季恺还曾是无锡市人大代
表、江苏省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钱基厚
出任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
主席、苏南行署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
职。因此两人时有相遇，在所难免。

就在落成典礼举办后不足三个月，钱基
厚又去过一回人民大会堂。1951年7月29
日，爱国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父亲）离世，
苏南行署正副主任官文蔚、钱基厚上门吊
唁。8月11日，无锡市各界近两万人前往新
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公祭荣德生。《荣氏父子》
等书都有记载：钱基厚那日出席了公祭大
会。那日，季恺是否出席公祭大会，已经无
从考证了。多年后，荣氏后人曾评价季恺：

“共产党真有人才，国民党在无锡二十多年，
从没有这样的建设局长。”这段评语，也为那
张1952年的照片加了一个“注解”——以人
民大会堂为例，见微知著，季恺是无锡城市
建设的历史功臣。

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蒋垛
村，有一位109岁的老人吴九成，他15岁
参加革命，是目前确认的唯一健在的红十
四军战士，他的经历演绎了人生传奇。

1915年，吴九成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
曲塘镇李庄吴家舍。1930年4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西乡贲家巷召开建
军大会的时候，吴九成打猪草经过会场，顺
利地加入了红十四军。

吴九成参加红军后，领到一把砍马刀，
经常参加部队的训练。因为吴九成生活中
为人谦和，聪明机智，战斗中奋勇杀敌，表
现突出，他很快被提拔为红十四军一师二
团机动队队长，担负保护首长安全、武器保
管和战事应急预备等重任。

吴九成所经历过最酣畅淋漓的战斗，
就要属1930年的“八路围剿”了。当时蒋
介石视红军为眼中钉肉中刺，他命令国民
党军官李长江在黄桥成立“剿共总指挥
部”，以省警队为主力，纠合卢港、卢庄、石
庄、横巷、季家市、西来庵等处军警、民团共
数千人，号称“八路围剿”，向如皋西乡六
甲、大陈家堡、小陈家堡一带发动进攻。吴
九成所在的红十四军一师二团采取集中优
势兵力歼其一路的战术，在六甲桥附近的
宝庆寺出其不意地包围并全歼了敌先头部
队一个连。其他各路敌人吓得撤回驻地，
敌人大吹大擂的“八路围剿”宣告失败。

吴九成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1930年

4月16日的二打老虎庄。这场战斗打得十
分激烈。吴九成回忆，当时我的排长徐荣压
低声音说的那句话：“十分钟后发起进攻，目
标是‘老虎庄’。”军长何昆决定，亲率一大队
从东面进攻东庄；我所在的一大队以班为单
位快速前进，率先对敌发起攻击，当距炮楼
仅百米远的时候，炮楼上下瞬间喷出一排排
火舌，疯狂地吞噬着战友们的生命。敌人的
枪声随之从密集扫射变成零星点射，军长根
据枪声判断敌人主力可能不在东庄，必须想
办法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先是命令三人一组
瞄准射击，制造“机枪”迷惑敌人。另外，让
徐荣排长带领战士迂回占领四五百米远的
北侧高地，防止敌人绕道对我形成夹击。随
着行进速度的放缓，我的枪口不自觉地指向
周围。正在这时，手榴弹骤然炸响，敌人旋
即出现，双方开始激烈的白刃战，刀棍声、喊
骂声……大概过了十分钟，排长喊道：“不要
恋战，迅速占领高地！”当时吴九成正想向前
冲，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胸口一直延伸到肚
脐。时至今日，吴九成老人右胸侧部仍有一
个深的坑。

1930年秋，吴九成参加了“八三黄桥
总暴动”。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叛徒的出
卖，导致暴动失败。这时，敌人调动重兵对
红十四军疯狂地围追堵截，形势十分严
峻。中央军委当即决定，红十四军暂停活
动，主要指挥员撤回上海和江西苏区，其他
人员撤回江南或就地隐蔽，开展地下活

动。吴九成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辗转逃
亡多地，远走他乡，先后在靖江、上海学裁
缝谋生。

1940年，新四军渡江北上东进如泰，
苏北形势有了根本好转，如皋、泰兴抗日民
主政府先后建立。1941年，离开11年的
吴九成回到家乡。此后，吴九成夫妇来往
在泰兴尹垛和岳父家泰县蒋垛之间，最后
定居现在的姜堰区蒋垛镇。返乡后，吴九
成积极投身抗战之中。他利用裁缝手艺，
秘密地为新四军做军衣，还冒着生命危险
为新四军送情报，几次遇险都逢凶化吉。

新中国成立后，吴九成一直想寻找红
十四军，多次向姜堰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但
没有人证物证，他的红军身份一直无法确
认。2015年的一天，如皋红十四军研究会
接待了吴九成一家。老人表示，自己是失
散的红十四军战士。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
会会长浦文海、副会长殷春泉对这一线索
十分重视，随即展开调查。为了验证当年
的历史，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殷
春泉陪同吴九成一起到如皋红十四军纪念
馆，没想到吴九成的一个举动，让殷春泉惊
呆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红十四军一
师师长兼二团团长张世杰的遗像前，老人
突然深深鞠躬：“张世杰团长，战士吴九成
来看你啦！你在地下安息吧。”尘封了86
年的红军战士的战斗历史，在此刻鲜活地
再现了。在如皋，吴九成老人讲到的许多

史实都和历史记载的丝毫不差。吴九成反
映的情况，引起了如皋、泰州两地领导的高
度重视。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会长浦文
海牵头，在江安、上海、泰州等地展开了全
面的社会走访调查，广泛收集人证物证。
殷春泉经过多次实地走访调查，取得了很
多吴九成曾经在江安战斗的实证。

2016年8月11日，姜堰区人民政府发
文，认定吴九成为红军失散人员。至此，吴
九成也成了江苏省唯一健在的红十四军的
幸存者。2016年10月18日，江苏省民政
厅负责人专程赴泰州姜堰看望慰问吴九
成，为他送上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
章。埋藏在心中八十多年的愿望，终于能
被理解和相信，吴九成和他的家人都非常
激动。

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陆玉明和爱
国拥军基金发起人张志光等人员，多次前
往泰州姜堰，慰问吴九成老红军。陆玉明
会长深情地说：“吴九成参加红十四军的光
荣历史，是南通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
值得新四军研究会很好地学习和挖掘。”

2023年10月3日，是南通籍老红军吴
九成109岁生日。这天上午，南通市新四
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后代分会副会长、
2023年第三季度南通好人张志光冒雨赶
到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为老人祝寿，并送
上鲜花和2000元慰问金。至此，张志光已
经连续8年看望慰问吴九成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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